
































受 戒 法 师	 归 属 法 派 	            受   戒   情   况
释善智	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派	拜鼓山景峰法师为师，受具足戒
释善慧		
释义敏	高雄大冈山超峰寺派	求戒于鼓山涌泉寺
释宝海	台北观音山凌云寺派	游鼓山涌泉寺及受戒
释本圆		赴鼓山涌泉寺，礼振光老和尚为师，受具足戒
释觉力	苗栗大湖法云寺派	赴鼓山涌泉寺，礼万善老人为师，得戒于本忠大和尚
释妙果		受具足戒于鼓山涌泉寺

以上四大派以外的僧人也多有赴福州鼓山求戒的。如宝海法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皈依佛门，后游福州鼓山涌泉寺并受戒。台湾台南人捷圆法师与得圆法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同赴鼓山受戒。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能到福建特别是鼓山受戒为台湾僧人身价的标志，甚至成了能否住持寺院的条件。如永定法师没有赴鼓山涌泉寺受大戒的资历，他在开元寺只能以监院的身份兼任住持，名不正，言不顺。当有此资历的玄精法师回台之后，他便交出住持之位，出走超峰寺。前述往福州鼓山受戒的捷圆法师于宣统二年(1910年)回台湾，就被礼请为台南古刹竹溪寺的住持。
由于往福建受戒不仅要远泛沧波，而且要花费相当高的费用，更重要是台湾佛教本身发展渐趋成熟。宣统元年(1910年) 农历四月八日佛诞节，月眉山灵泉寺为在家信徒两众首次传戒，有30余人受戒。​[29]​此后，则出现为出家众受大戒。即使如此也多延请福建名僧前来参加传戒仪式。民国12年(1923年)11月11日，观音山凌云禅寺首次举行规模巨大的传戒活动中，就延请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圣恩老和尚担任羯摩师，圆瑛大师担任教授师。观音山所举行的盛大规模的传戒活动标志着台湾佛教的发展已走向成熟。尽管如此，闽台佛教的关系仍然密切。台湾寺院所举行的传戒活动，延请闽僧参加，而福建佛教寺院举行的传戒活动也延请台湾僧人参加。民国2年(1913年)，云果和尚在重兴泉州承天寺后，为其师莲鹫和尚庆祝七秩大寿，同时举办了规模盛大的传戒法会，从《敕赐鹦山承天禅寺同戒录序》可知，台湾月眉山灵泉禅寺的善慧法师曾应邀前来担任“授经阿阇黎”。​[30]​民国13年(1924年)，福州鼓山涌泉寺举行传授三坛大戒，虚云老和尚任得戒大和尚，复仁法师任教授阿阇黎，台湾月眉山灵泉寺的善慧法师则担任羯磨阿黎。次年，善慧还参加了福州怡山西禅寺举行的传授四众的戒会。​[31]​此外，台湾僧人多往福建寺院参学。
⒋革新派佛教的“新法统”​[32]​。太虚法师为代表的进步僧人鉴于我国佛教日益衰微，掀起变革与复兴佛教运动。以厦门南普陀为中心的闽南则是佛教变革的重要区域。如前所述太虚曾代表闽僧圆瑛前往弘法，会泉法师也曾多次前往台湾指导大冈建立福建式的禅林制度。太虚、会泉都有革新思想，他们前往台湾有着不同与前述传统法派僧人赴台的意义。民国13年(1924年)南普陀实行改革，变寺院住持的子孙世袭制为十方丛林选贤制，随即创办闽南佛学院，以会泉法师为住持兼佛学院院长。会泉之后，太虚继任住持兼院长。闽南的革新派佛教兴起后，也对台湾佛教界予以极大的关注。民国17年(1928年)，《现代僧伽》杂志社曾派记者前往台湾佛教界考察，目的在于将佛教变革引入台湾。​[33]​在闽南佛教变革风气的影响下，台湾也创办了佛教刊物，并大量刊载太虚等人的文章，如《台湾佛教新报》刊登太虚的《学佛者应知行之要事》、大圆的《新式的佛化》、智通的《佛化与教育之关系》等，《亚光新报》刊登太虚的《救世的佛教》等。​[34]​这些文章系统的阐述了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对台湾佛教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时台湾僧人也有来闽南佛教学院就读的。民国时期，重兴竹溪寺的第二代住持眼静法师(1899—1971年)，台南人，受戒于观音山凌云寺，后到大陆参学，并入闽南佛学院进修3年。在当时就有人将闽南佛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安庆迎江寺僧学校等培养出来的僧伽列为佛教中的“新派”，认为这些学校“所养成之人才，对于佛学皆有相当之认识，且都富于革命思想，堪肩法化，勇猛精进，大雄无畏，诚不可多得之法众!现闻彼侪已联成一大阵线。努力作新佛教之运动，……佛教前途．实利赖之”。​[35]​新型的僧伽教育的创办，无疑给台湾佛教界注入新生力量。
太虚的新派佛教对台湾佛教界影响最大的还是慈航法师等人的移锡入台。慈航法师毕生都膺服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理想并引为己任。他曾在照片上写下“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以明志，并亲身实践着太虚大师的教育理论。1948年，受请前往台湾创办僧伽教育，直至他逝世为止，在6年中创办了多所佛教学院，并亲自任教，诲人不倦。培养了一批新型的佛教人才，这些人才现在都成了台湾佛教界的中坚力量。

总而言之，台湾佛教是伴随着移民入台而从福建传入台湾并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前述的纵向考察为我们揭示的是闽台佛教关系的历史脉略的话，那么，从民俗佛教、居士佛教、宗派与法派、僧人受戒以及革新派佛教的“新法统”等方面的横向考察则为我们揭示闽台之间密切的佛缘关系，特别是太虚法师为代表的革新派佛教的传入台岛，不仅有效地消除了日本佛教的影响，而且为台湾佛教注入了新的生机，至今仍在维系着闽台佛教的佛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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